
克隆风暴！

一
星期天，热闹的童话商场内。大人们一边游走，一边对商品评头论足；
小孩们牵着爸爸妈妈的手，眼睛忙不迭地瞄来看去，不时发出惊喜的欢叫。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
但是，有一个人的表情却与众不同：自从踏进童话商场第一步起，他
就没有笑过。
他的脸绷得紧紧的，仿佛一块冰冷的铁板。他快步穿过人群，跳上扶
手电梯。电梯上的人都安详地站着，唯有他，才站一秒钟就不耐烦了。他把
挡路的人往两边一推，几个大步跨到电梯顶端，然后噌地蹦上二楼。

“哟，是您啊张探长，”有人认出他了，“今天怎么有空来逛商场？”
那个张探长并未理他，而是拧着眉头眯着眼睛，机警地四下扫视一番。
他的目光落在服装架前的一男一女身上。男的个子矮矮的，戴着眼镜，正指
着一条裙子询问女方的意见；女的可能是矮个男人的女友，亲密地挽着他的
胳膊。
张探长突然笑了，“嘿嘿，就是你了！”
张探长一个健步冲过去，指着矮个男人大吼：“呔！不许动！”
矮个男人吓得一缩脖子，“怎、怎么啦？”
“你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偷窃！”
啊？！张探长抓住了小偷！人们被惊动了，呼啦一下围过来。
矮个男人急忙辩解，“你⋯⋯你别冤枉好人！”
“是呀张探长，”一位顾客说，“这个人我认识，是出了名的老实人！”
“是呀，您是不是看错了？”那女人也替自己的男友说话，“我找他，就
是看中他这份老实！”

“难道老实人就不会干坏事吗？”张探长说，“请你们记住：‘老实’是
罪犯的最好伪装！”
矮个男人看来是特别老实，他气得半死，却只会傻乎乎地说：“你、你、
你⋯⋯”
人们都是同情弱者的，有人提议：“去问问售货员小姐吧？”
售货员小姐过来了，她说：“我们商场有规定：顾客挑选商品时，如果
没有主动要求帮助，不能过去干扰。所以我一直站在一边留心着他们，看他
们是否要求帮助，”售货员小姐停了一下，接着说，“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他
们有偷窃的举动。”
大家都望着张探长，看他怎么说。
张探长指着售货员小姐，“请问，她是谁？”
“售货员呀，”
“对了，她是售货员，而不是侦探，”张探长说，“既然她不是侦探，就
不可能有侦探那么敏锐的目光。她看不见的东西，不等于侦探也看不见——
喂，小子，你敢让我搜身吗？”



在商场里搜身？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女友马上反击：“你有这个权利
吗？”
矮个男人挡住她，“别这样。搜就搜，反正我没偷东西！”
女友对张探长说：“如果搜不出来，我要告你诽谤！”
张探长一笑，伸手往矮个男人衣服里一摸，噌地抓出一个东西。大家
一看，是一个高档的电子记事本！
张探长得意了，“众所周知，这是最新型号的手持电脑。别看它只有半
个巴掌大，可功能却和高档台式电脑相差无几！那我就要问了：既然这小子
穷，他怎么买得起这么昂贵的东西？”
女友愣了，她盯着矮个男人。
“这⋯⋯这不是我的！”矮个男人语无伦次，“我没⋯⋯没有偷，是他塞
到我身上的！”
张探长说：“这么多人瞧着，我怎么塞？”
“你是侦探，你手脚快⋯⋯”
“对了！”女友突然叫起来，“这个电子记事本应该在四楼出售，可是我
们刚刚上到二楼，根本没去过四楼！”

“对呀对呀！”矮个男人象抓住了救命草，大叫。
张探长不动声色，“可是，谁能证明呢？”
矮个男人怔住了，是呀，都是来逛商场的，谁会注意别人呢？
“我能证明！”女友大声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你和他关系太亲密，不能算作‘有效证人’。”
大家偏向张探长了，毕竟东西是当众从矮个男人身上搜出来的。他们
热辣辣地盯着矮个男人。

“我真的没有偷，我偷了东西就是狗！”矮个男人都快哭了，“张探长，
你为什么偏偏要冤枉我呢？”

“谁冤枉你了！”张探长正色道。
“原来你是个小偷！”女友啪地扇了矮个男人一个耳光，“我看错你了！”
女友甩手就走。矮个男人急红了眼，“好哇张探长，你冤没冤枉我，咱
们两个心里最清楚！我⋯⋯我跟你拼了！”
他向张探长扑去，人们发出惊叫。张探长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矮个男
人怎么是张探长的对手呢？人们几乎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劈里啪啦一通猛
响，矮个男人就瘫倒在冰凉的地板上了。他费力地喘着气，鼻孔和嘴角都淌
着鲜血。
大家看了吃惊不小：我的妈呀，即使他偷了东西，也不能下这么重的
手呀！

“真是个笨蛋，自不量力！”张探长抹掉脸上的血——矮个男人的血，“瞧
瞧，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我去一趟洗手间，你们看好他，别让他跑了！”
张探长分开人群，向洗手间走去。人们将矮个男人扶起来，有人替他
擦血。
二楼的动静哪能逃过商场经理的眼睛，只不过张探长在这里，他不便
插手。张探长一走，他马上吩咐人调查。首先服装部的售货员再次证实，矮
个男人只是看看衣服，根本没有偷窃举动；然后四楼“电子记事本专卖”柜
台的小姐也证实，柜台里总共只有十台记事本，根本没有失窃；最后负责保
安的技术人员搜索了商场录像，发现了两个情况：第一、矮个男人和他女友



确实只上到二楼，没有去过四楼；第二、张探长一进商场就直奔二楼，立即
捉拿矮个男人。
也就是说，矮个男人没去过四楼，张探长也没去过四楼——那他怎么
知道矮个男人偷了四楼的东西？况且四楼根本没有丢东西！
事情昭然若揭了：张探长在撒谎！
“可是，张探长为什么要撒谎？”有人不解地问。
正在这时，张探长回来了，他身后还带着两个警察。
“发生了什么事？”张探长分开人群，看见了血流不止的矮个男人。他
吃惊不小，“咦，这是怎么了？”
人们一听就生气了：好哇，你把别人打成这样，还装模作样地说风凉
话！
大家互相递一个眼色，轰地就围上来，拳头和脚叮铃咣啷地往张探长
身上招呼。两个警察愣了，不知该怎么办。一眨眼的工夫，人群散开了。张
探长躺在地上流着血，比矮个男人还要惨。
商场经理看了直摇头。这种事的影响太坏了，他知道商场的营业额将
大幅下降。
大家正想搀扶矮个男人离开，人群外面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刚上一趟厕所，这里就这么热闹？”
大家循声望去，傻了——外面站着⋯⋯站着张探长！
大家再瞧瞧地上，地上也躺着——张探长！
两个张探长！！
站着的那个张探长看见了躺着的张探长，他摇摇头说：“哎哟老兄，你
也太惨了！”说完，他噌地跃上下楼的电梯，几个大步蹦下去。
大家这时才反应过来，“快，快抓住他！”
大家冲下楼梯，涌出大门。
晚了，那个生龙活虎的“张探长”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二
接到报案，糊涂大侦探和助手聪明小姐立即赶往童话商厦。他们来到
二楼服装柜。

“真可惜，现场都被破坏了，”聪明小姐说，“可能因为围观的人太多。”
“正因为围观的人多，所以现场被破坏也没什么关系，”糊涂大侦探说，
“只有那些没有目击者的作案现场，才有保留的必要。”
聪明小姐蹲下仔细观察，“地上有很多血迹，要不要取样化验？”
“化验也可以，不过没什么价值，”糊涂大侦探说，“根据目击者的报告，
这些血是矮个男人和张探长的，那个假探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聪明小姐还是取了血样。
接着，他们观看了现场的录像。
“你觉得怎么样？”聪明小姐问，“这个‘张探长’简直能以假乱真！”
糊涂大侦探摸摸下巴，“我和张探长够熟悉了，可是压根就看不出他们
之间的区别。
他们的一举一动毫无差别，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
“会不会⋯⋯”聪明小姐猜测，“张探长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糊涂大侦探摇头，“我调查过了，张探长是独生子——有张探长的父母
和出生证明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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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克隆人’。”
“克隆人？”
“通俗地说，叫做‘复制人’，”张探长解释，“克隆技术是一项尖端的生
物技术，它是取出生物体的任意一个细胞——手上的也好脚上的也好，甚至
头发上的、皮屑上的，都行——取出体细胞之后，用它对卵细胞授精，然后
将受精卵植入‘代孕母体’中，比如说，狗身上、羊身上。这个受精卵就能
象正常的胎儿一样发育、出生，直至长为成熟的个体。”

“这就不对了，”聪明小姐说，“那个冒牌张探长和真的张探长一模一样，
难道说，在张探长刚开始孕育的时候，冒牌张探长也在孕育？这不可能呀！”
糊涂大侦探点头，“是的，这是个疑点！”
暂时得不出结论，糊涂大侦探和聪明小姐就赶往医院。他们先安慰了
矮个男人，然后去看望张探长。张探长比矮个男人伤得重，全身都缠满了绷
带。医生叮嘱不要说话打扰病人，反倒是坚强的张探长主动要求配合糊涂大
侦探的工作。
糊涂大侦探想了很久，只问了一个问题：“怎么那么巧，你就在关键时
刻赶到现场？”

“我⋯⋯接到一个⋯⋯”张探长嘴唇动不了，说话相当费力，“一个报警
电话⋯⋯”

“电话里有没有说：‘张探长’在捣乱？”
“没⋯⋯没有，”张探长歇了一口气，“它只是说⋯⋯说童话商厦出乱子
了，要我赶快⋯⋯赶快去⋯⋯”

“我明白了，你好好休息吧。”
走出病房，聪明小姐迫不及待地问：“这个电话很可疑！我猜是假探长
自己打的！”

“有可能，”糊涂大侦探点头，“也可能是他的同伙，或者一位心急的目
击者打的。”

“那么您现在怎么想？”
“我很担心，”糊涂大侦探忧心忡忡，“既然出现了假探长，难保不会出
现假警察、假工人、假经理，甚至⋯⋯”
这时，安静的医院走廊里突然响起响亮的脚步声。一个警察风风火火
地向他们奔来。

“你们在这里呀，让我好找！”警察对糊涂大侦探说，“快去吧，李源家
出乱子了！”

“出乱子？！”聪明小姐马上警觉，张探长就是听说童话商厦“出乱子”
急忙赶去，结果自己出了乱子。

“糊涂大侦探，这可能是个圈套！”她大声提醒。
糊涂大侦探沉吟一下，“即使是圈套，我也要钻一钻！”
***
李源生活幸福。他有一份安定的工作，有一个贤惠的妻子，还有一个
可爱的儿子。
有人说：男人要事业，女人要家庭。李源不同意这个说法。在他看来，
男人所需要的，同样是家庭的幸福。你辛辛苦苦工作，又为了什么？还不是
为了家人过得更好一些吗？所以李源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每天下班，他从不



出去游玩取乐，而是立即赶回家。
但是今天，他没有按时回家。下班之后，他到糕点店去了一趟。今天
是妻子的生日，他要买一个大蛋糕庆祝庆祝。蛋糕都是当场定制的，李源就
奶油的图案，以及“生日快乐”四个字的文体，和糕点店的师傅讨论了一番。
为此，他耽搁了一些时间。
蛋糕做好，他又到旁边的花店买了一束鲜花。
李源骑上自行车，赶回温馨的家。
站在家门口，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六点三十分，比平时晚了二
十分钟。李源有钥匙，但是这次他轻轻地敲了门。他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谁呀？”屋里响起妻子熟悉的声音。
“我，”李源轻声回答。
咔哒，门开了。面对妻子，李源举起蛋糕，柔声唱道：“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出乎意料，妻子脸上并没有惊喜的表情，她反倒惊讶地指着李源，
“你⋯⋯你⋯⋯”

“今天是你的生日呀，忘了吗？”李源保持着丈夫的宽容，他举起鲜花，
“祝贺你，我的妻子！”
妻子没有接鲜花，却惊恐地后退一步，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你是
人还是鬼？”
啊？！李源觉得不对了，这是什么话？
屋里突然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怎么了，虎妹？”
李源的妻子属虎，“虎妹”是她的昵称，是李源的专利。所以李源一听
就生气了：谁这么放肆，敢这样叫我的妻子？
说话的人出来了，李源一看，蛋糕啪哒一声掉在地上——出来的是李
源！
另一个李源！！
两个李源都愣住了。几乎同时，他们举起手，指着对方气恼地问：“你
是谁？怎么跑到我家来了？”
顿了一下，两个人又指着自己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我是李源，这
个家的一家之主！”

“胡说！你是假的！”屋里的李源首先发起进攻，“李源是非常爱家的，
他怎么会回家迟到？”

“我去给妻子买生日蛋糕了！”门外的李源奋起反击，“既然李源爱家，
他就不可能忘记妻子的生日，更不会不给妻子买蛋糕——这正说明，你才是
假的！”

“谁说我忘记了妻子的生日？你瞧桌上是什么？”
门外的李源一看：哟，餐桌上真的摆着一盒蛋糕，刚才没注意到。
“可是⋯⋯你怎么这么快？”门外的李源不甘失败，“难道你提前下班
了？真的李源工作是很认真的，他从不早退！”

“我没有提前下班，这个蛋糕是我昨天预订的！”屋里的李源挥拳头，“我
下班的时候，顺路就把它带回来了，一分钟都没耽误！”

“别吵了别吵了，我的头都晕了！”李源的妻子抱着头坐在沙发上。
两个李源都不吱声了，但是他们的眼睛还在明枪暗箭地斗来斗去。
他们的儿子李大奇已经观望了半天，这时候他说：“我有办法证明谁是



真的爸爸！”
“快说！”两个李源一齐喊。
“很简单，只有真爸爸才知道我们的一些秘密。所以我想问：上次我考
了全班第一名，爸爸送我一件什么礼物？”

“遥控坦克！”门外的李源马上喊出来，“高级遥控坦克，两百九十九元，
在童话商厦买的！”

“这不公平！”屋里的李源叫屈，“我也知道送了遥控坦克，但是我没有
他嘴快！”
李大奇想想也是，“好吧，那咱们这样：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各自把
答案写在纸上——注意，不许偷看！”

“没问题，你说！”两个李源都拍胸脯。
“你们听好：妈妈不让爸爸抽烟，可是爸爸有一次偷偷抽烟被我撞见了。
为了不让妈妈知道，爸爸给我写了保证书。这件事，是我和爸爸两个人的小
秘密——请问：保证书是怎么写的？”
两个李源背对背趴在桌上，刷刷地奋笔疾书。一眨眼的工夫，两份答
卷交上来，上面写着——
┏━━━━━━━━━━━━━━━━━━━━━┓
┃　　　　　　　　保　证　书　　　　　　　　┃
┃　　　　　　　　　　　　　　　　　　　　　┃
┃　　我对天发誓：今后再也不抽烟了！　　　　┃
┃　　如果我再抽烟，就让我学狗爬，绕着宿舍楼┃
┃连爬三圈，还要汪汪叫！　　　　　　　　　　┃
┃　　　　　　　　　　　　　　　　　　　　　┃
┃　　　　　　　发誓人：李源　1999 年 9 月 9 日　┃
┗━━━━━━━━━━━━━━━━━━━━━┛
李大奇挠头了：两份答案一模一样，这可怎么办？他再仔细查看字体：
笔迹也一样，是爸爸特有的“曲里拐弯”体！
李大奇一摊手，“我没办法啦！”
“我来试试，”妈妈上阵，“李源，我知道你的肚皮上有一块胎记，你敢
不敢让我看看？”

“有什么不敢！”
两个李源同时掀起衣服，大奇和妈妈凑上去一瞧：两个李源都有胎记！
胎记的位置、形状和颜色完全一样！
妈妈急得捂着脸哭了，“这可怎么办呀，呜⋯⋯”
“只有报警了。”大奇说。
糊涂大侦探和聪明小姐赶到李源家。和他们一起赶来的，有童话镇的
光头镇长，一小队警察、几个法医，还有一群围观者——大家听说出现了两
个李源，都来看热闹。
面对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个李源，糊涂大侦探也一筹莫展。他考了
李源几个日常问题，两个李源的答案都一样。他请李源的妻子和儿子想办法
分辨，他们表示无能为力。

“没办法，只好委屈两位了，”糊涂大侦探说，“我们要对两位验血。”
“验就验！”两个李源干脆地回答。他们以同样的动作挽起袖子。
“用不着这么麻烦，”聪明小姐笑了一下，“只要扎一下指尖。”



血样拿去让法医检验。不一会儿，结果出来了：两份血液的血型一样，
浓度一样，连成份都一样！
糊涂大侦探盯着化验单发呆。
“怎么样，有进展吗？”光头镇长忍不住问。
糊涂大侦探摇头。
“怎么会这样？”光头镇长有点生气，“你的神勇哪里去了？”
糊涂大侦探苦笑。
“不能再等下去了！”光头镇长斩钉截铁地说，“多拖一分钟，就会多出
一分危险——已经出现假探长、假李源了，如果出现两个警察局长，甚至两
个光头镇长，那该怎么办？不行，我得抢在他们前面！”
说着，光头镇长身手矫健地跃出门去。
糊涂大侦探大声问：“你想怎么办？”
“你就等着瞧吧！”光头镇长的声音在童话镇上空飘荡。

三
不同的身份、地位，将使用不同的破案方法。张探长的破案方法是牵
着警犬跑来跑去，糊涂大侦探的破案方法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然后从错
综复杂的线索中推断出正确的结果。而光头镇长既然是一镇之长，他破案就
有自己的便利条件。
光头镇长下了一条命令，所有复印社的人立即赶到镇长办公室。
“请问镇长先生，您有什么吩咐？”每个人都诚惶诚恐。
光头镇长喝一口热茶，“我知道是你们干的，坦白吧。”
复印人员面面相觑，“我们⋯⋯干了什么？”
嘭！光头镇长把茶杯一摔，“还装傻！你们以为我是笨蛋？童话镇出了
复制人，而你们又是搞复制的——试问不是你们干的是谁干的？！”
复印人员都笑了，然后赶紧收拢笑容。
“您一定是误会了，我们是搞‘复印’的，不是搞‘复制’的，”一位年
纪比较大的复印人员说，“再说我们只能复印死的东西，比如说：一幅画，
一段文字什么的，那大活人，就是拿一百台复印机，也复印不出来呀！”

“这是复印机本身所决定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推推眼镜说，“复印是利
用了‘静电’的原理，详细说来是这样的⋯⋯”

“废话少说！”光头镇长粗暴地打断他，“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只能印死
的，不能印活的？”
众人点头。
“那我想问问：你们印过活的没有？”
大家相互看看，“这倒没有⋯⋯”
光头镇长一拍桌子，“哼，没有做过的事，你们怎么知道不行呢？也许
有那么一个心术不正的家伙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做出了复制人来捣乱！”

“这⋯⋯”大家有点慌张，“您说得也有道理，我们回去试试⋯⋯”
“别回去，我早就准备好了，”光头镇长一指旁边，“这是我的复印机，
你们当场试验！”
镇长秘书送来一只小猫，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它压在复印板下面。一位
复印人员按了绿色复印钮，哧啦、哧啦一阵响，复印机里出来了——谢天谢
地，不是活的小猫，而是一幅小猫挣扎的图画！
所有人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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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头镇长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他拉开复印板，小猫“喵喵”地惨叫
着，哧溜一下逃之夭夭。好多人偷偷地捂嘴笑。

“都回去吧！”光头镇长生气地说。
我光头镇长亲自出马，居然失败了！光头镇长气得不行，他找到糊涂
大侦探说：“喂，我要提审李源！”
糊涂大侦探问：“哪个李源？”
“两个都要！”
“您亲自提审？”糊涂大侦探没动，“可能您还不清楚：审问是很讲究技
巧的，我认为，还是让警察局来做这件事比较好，他们比你有经验。”

“经验！”光头镇长大叫，“别跟我这个老头子谈经验！我早有准备，你
跟我来！”
光头镇长扭头便走，他拐进警察局的审讯室。糊涂大侦探一瞧：我的
妈呀，里面摆着两张电椅！

“这就是我的‘技巧’！”光头镇长介绍说。
“您想电他们？”糊涂大侦探吃惊，“这可不成！别说里面有一个无辜的
真李源，就算两个人都是罪犯，我们也不能用刑——法律有规定！”

“嗯？”光头镇长瞪眼，“现在童话镇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你居然说这种
话，你是什么意思？”

“我⋯⋯”
“我看你是想包庇罪犯！”光头镇长扣大帽子，“小心我连你一块儿电！”
电椅的厉害糊涂大侦探最清楚，他不敢吱声了。
两个李源被带上来，分别坐上电椅，用宽大结实的皮带扣住手脚。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一个冒牌货，”光头镇长轻描淡写地说，“坦白吧，
免得遭受皮肉之苦。”

“是他！”两个李源一齐用鼻子（手动不了）指着对方说。
光头镇长摇头，“不好不好，肯定有人在撒谎。幼儿园阿姨没有教过你
们吗：撒谎是要吃苦头的！”
说着，光头镇长猛地按下电钮。
“啊——”两个李源被强电流刺得痛叫不止。糊涂大侦探不忍心看，闭
上了眼睛。
光头镇长松手，“怎么样，说不说？”
两个李源喘了一会儿气，左边那个突然说：“好吧，我就坦白了吧！”
光头镇长得意，因为他的方法见效了；另一个李源大喜，因为可以逃
脱苦海了；糊涂大侦探大惊，因为他想不到，这个方法居然见效了。

“快说！”光头镇长急不可耐。
左边那个李源清了清嗓子，“在外人看来，一定弄不清我们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谁真谁假，我们心里清楚得很！告诉你
吧——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放屁！”另一个李源马上反击，“对不起，我说脏话了，我平时是很文
明的——可是这个家伙——不，这个‘假货’脸皮之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
象，你说我能不骂人吗？”

“你才是假货！”另一个不甘示弱。
“你假冒伪劣！”
“你粗制滥造！”



“你⋯⋯”
“住嘴！”光头镇长拍桌子，“我明白了，你们在合伙耍我！”
两个李源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了，“别别，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话音未落，光头镇长的手指就按了下去。哧啦、哧啦！两个李源被电
得身体扭成了麻花。

“还说不说？”光头镇长口气强硬了。
“这⋯⋯”两个李源相互望望，有气无力地说，“求求你别硬撑了，你就
招了吧！”
停了一下，他们又互相说：“我又不是假的，我招什么！”
哧啦！两个倒霉鬼又挨电了。
“哎哟，这可怎么办哪！”电流一停，一个李源说，“我哪遭过这份罪呀！”
“熬不住的时候喊喊口号，”另一个李源出主意，“这样能分散注意力，
也许能减轻一些痛苦。”

“有道理！”
“不对呀，”光头镇长说，“你们不是敌人吗，怎么互相帮助了？”
两个李源一起说：“现在，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你！”
光头镇长气得狠拍电钮。两个李源疼得嗷嗷叫。
“祖国万岁！”一个李源高喊。
“自由万岁！”另一个李源大叫。
喊完两个人就晕过去了。糊涂大侦探急忙上前查看。
“不好，”他对光头镇长说，“他们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抢救！”
眼瞧着也审问不出来了，光头镇长只好同意。糊涂大侦探将两个李源
送往医院抢救。
好不容易渡过危险期，将两人抬上病床躺好，医院里突然骚动起来。
“怎么回事？”糊涂大侦探出来问。
“快走吧，”一位医生边脱白大褂边回答，“镇长有令：所有人必须在童
话广场集合，不到者按犯罪处理！”

“这个老光头，尽给我添麻烦！”糊涂大侦探在心里发了一句牢骚，“这
次他又想出什么鬼主意？”
糊涂大侦探赶到童话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
“我的镇民们，安静一下！”光头镇长在主席台上对着喇叭喊。可是人太
多了，广场上依然闹哄哄的。
光头镇长很生气，他板起脸说：“谁要是再说话，就按犯罪处理！”
唰！广场上立即安静下来。
“不要以为我是傻瓜，”光头镇长发表讲话，“我很清楚：复制张探长和
李源，把童话镇搅得一团糟的罪犯，就躲在你们中间！”
嗡嗡、嗡嗡，底下又响起声音，大家都在警惕地互相盯视。
“安静，安静！”光头镇长拍话筒，“我想请问这位罪犯：你干了坏事，
就不感到惭愧吗？你就不怕大灰狼来吃你吗？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走出
来认罪，我就保证宽大处理！”
等了半天，没人出来。
光头镇长一脸气恼，“好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现在我命令：全体
镇民一起做广播操，直到罪犯惭愧得受不了，自己出来为止！”

“啊？！”下面闹起来，“这怎么行啊！”



“一个人犯罪，不能让大家跟着受罪呀！”
“再说他既然是罪犯，就根本不会惭愧！”
糊涂大侦探一看闹得越来越不象话，就向主席台走去。光头镇长眼睛
挺尖，他马上对着话筒说：“糊涂大侦探，你别过来！不要以为你是侦探就
有特权！按照你的理论：在真正的罪犯抓出来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包
括你糊涂大侦探！”
糊涂大侦探不走了。不是他不敢，而是他知道，跟这种糊涂虫没有道
理可讲。
糊涂大侦探老实了，光头镇长很得意，他虽然不太擅长破案，但是管
人却很在行。
为了管住所有的人，他又加上一句：“注意了：谁不做操，老规矩——
按犯罪论处！”
大家又吐舌头又撇嘴，都是一脸苦相。
光头镇长打开录音机，一阵熟悉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广场——
“第八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
有人在下面骂了一句。每天清早，就是这种讨厌的声音打碎了无数人
的好梦，没想到大中午也逃不掉！
糊涂大侦探一边做着操一边担心：我自己倒没什么，反正就当体育锻
炼了；可是那些老头老太太怎么办？他们的骨头已经僵硬了，他们的肌肉已
经萎缩了，他们能受得了吗？还有那些坐惯办公室的“大肚皮”，到了后面
的弯腰运动、跳跃运动，他们怎么撑过去？还有，孩子们虽然能做操，可是
如果这样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做下去，他们的小胳膊小腿儿吃得消吗？更别
提那些小姐太太了，平时上趟街都累得要死——噢对了，聪明小姐除外⋯⋯
糊涂大侦探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广播操做到第五遍，地上已经躺倒了
一大片人。这些人马上被担架抬走，不过不是去医院（医院也没有人），而
是被关进了监狱——光头镇长说话算话，凡是不做操的，就算犯罪！
剩下的人正做得精疲力尽、头晕眼花，谁也没有注意到，空荡的街道
上，出现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他向这边望了望，犹豫一下，然后下定
决心似的走了过来。

“喂，”他拍拍糊涂大侦探的肩膀，“你们在干吗？”
“嘘！”糊涂大侦探不敢抬头，“小心被抓走！”
“抓什么走？”
“你是装傻还是真傻？”糊涂大侦探挺胸踢腿，“光头镇长的命令：大家
一起做操，就可以抓住坏蛋！”

“我没下过这条命令呀！”
糊涂大侦探愣住了，他回头一看：妈呀，背后站着的，就是光头镇长
本人！
他再往主席台上一瞧：上面也有一个光头镇长！
两个光头镇长！！
旁边的人也发现了这个古怪的现象，大家的脑子马上以 786 电脑的速
度转开了：台上的光头镇长发布了可笑的命令，台下的光头镇长说他没有发
布这条命令，这说明⋯⋯

“抓住他！”糊涂大侦探指着主席台第一个叫出来，“他是假镇长！”
大家全都反应过来了，他们正要围上去，假镇长却出乎意料地朝着众



人扑来！
大家条件反射地退让，假镇长趁机扑到真镇长身上。他使一个绊子，
两个镇长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不好！”糊涂大侦探知道假镇长要干什么，急忙睁大了眼睛。两个镇长
在地上扭作一团，他们在无数双大脚小脚、香脚臭脚之间滚来滚去，越滚越
快。糊涂大侦探的眼睛都看花了⋯⋯
终于，两个镇长在人群中站了起来。两个镇长都成了大花脸，他们一
站起来就指着对方说：“抓住他，他是假的！”
面对两个一模一样的镇长，糊涂大侦探不禁仰天长叹！

四
为了查出真相，两位镇长被“请”到警察局。审问一点也不费劲，糊
涂大侦探还没发问呢，他们倒抢先回答了。

“他是假的，我以镇长的名义发誓！”两个光头镇长都指着对方信誓旦旦。
“慢点慢点，一个个来，”糊涂大侦探吩咐，“说得这么快，我们聪明小
姐也记不过来呀。”

“我先说！”其中一个光头镇长举手，“你知道，我每天早上有喝牛奶的
习惯。今天早上我开门从奶箱里拿出鲜奶瓶，发现纸做的盖子掀起了一条
缝⋯⋯”

“这是常有的事，”另一个光头镇长急忙抢断，“送牛奶的小伙子毛手毛
脚的，有一次还把我的奶瓶打碎了呢！所以我就没在意，拿回家热热就把牛
奶喝了⋯⋯”

“结果我上了大当！”第一个光头镇长叫出来，“没过几分钟，我就感到
脑袋昏沉沉的。我就奇怪了：刚睡起来，怎么又困了？还没想明白，我就趴
在桌上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是下午了！”另一个光头镇长高喊，“我一出房门，
就发现你们在做早——噢不，在做下午操！”
聪明小姐停下笔，“我插一句：很明显——有人在牛奶里放了安眠药！”
“肯定是这个坏蛋干的！”两个镇长互相指着鼻子说。
“不要急，谁真谁假，马上就能水落石出，”糊涂大侦探说，“不是有一
位镇长吃了安眠药吗？这就简单了：我们用仪器检查一下，谁身体里残留着
安眠药的成份，谁就是真正的镇长！”

“对呀！”两个镇长兴高采烈地拍大腿，“哈哈，这下你完蛋啦！”
聪明小姐取了两个镇长的血样去检查。一会儿，她回来了。
“怎么样？”糊涂大侦探问。两个光头镇长也伸长了脖子。
聪明小姐摇头，“两个人体内都有安眠药的成份。”
“什么？！”两个镇长蹦起来，“这不可能！他有安眠药的成份，为什么
没睡着？”

“这些成份已经很微弱了，不足以让人睡着，”聪明小姐解释说，“我想，
假的镇长肯定料到会被检查，事先服用了少量的安眠药。”
两个镇长意味深长地盯着对方，“你可真有一手！”
聪明小姐问：“糊涂大侦探，你说怎么办？”
糊涂大侦探紧锁眉头，陷入了沉思。
“糊涂大侦探，你一定要尽快破案！”一个光头镇长提醒道，“现在已经
出现三个复制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复制人越来越多，你想想，童话镇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变成什么样！”
“是呀，这样的话大家将陷入无休止的相互猜疑！”另一个光头镇长加重
语气，“我最怕的，是出现第二个‘糊涂大侦探’。这样的话，童话镇就没救
了！”

“你们说得对，我不能再等了！”糊涂大侦探一拍桌子站起来。
“太好了！”聪明小姐特别高兴，“您将用什么方法破案？”
“让我们来推论一下：这次事件，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捣鬼。那么抓住这
个背后主使，应该从哪里下手？”

“当然从这些复制人下手！”聪明小姐说。
“是的，”糊涂大侦探点头，“可是这些复制人能够以假乱真，我们无法
分辨谁真谁假，怎么办？”

“这⋯⋯”聪明小姐咬笔头，“唉，如果事先知道谁是真的就好了，那假
的马上就会暴露。”

“正是这样！”糊涂大侦探一拍手，“全童话镇每一个人的身份都值得怀
疑，但是有一个人，我们却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他是真的！”

“谁？”
“躺在病床上的张探长！”
聪明小姐马上醒悟过来，“对呀！张探长已经伤成那样了，每一个伤口
都有医学纪录，假张探长模仿不来！”

“我们只要抓住假探长，从他身上顺藤摸瓜，一定能揪出幕后人！”
几分钟后，糊涂大侦探在电视上发布了紧急命令：“亲爱的镇民们！真
的张探长正躺在医院里，假冒的张探长当然不敢光明正大地出来，他一定躲
在童话镇的某一个角落！
为了童话镇的安危，为了童话镇的未来，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搜查
自家附近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发现‘张探长’，或者任何形迹可疑的人，请
把他扭送警察局！”
人民都是热爱童话镇的，他们立即积极地行动起来。行动最快的是警
察局，他们经过了专门训练嘛。没用几分钟，他们就把警察局搜了个遍。

“报告，没有发现‘张探长’或形迹可疑的人！”警察局长亲自向糊涂大
侦探汇报。

“谢谢合作！”糊涂大侦探和警察局长握手。
第二个来汇报的是梦境街居委会的老大娘。
“全都搜遍啦！”她大声地报着数字，“我们发现了七只破手套、九只臭
袜子还有一只死乌鸦，隔壁小毛还捡到一分钱！”

“谢谢您，”糊涂大侦探和颜悦色，“有没有可疑之处？”
“那倒没有，如果藏了个大活人，谁看不到呀！”老大娘说，“噢对了，
我们搜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影逃到下面的魔法胡同去了。那里不归我管，
所以就没过去——不知这算不算可疑？”

“当然算，”糊涂大侦探说，“您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谢谢！”
“那我就走了啊！”
“慢走，再见！”
老大娘走上几步，突然回头，“还有一件事⋯⋯”
糊涂大侦探大喜，可能线索就隐藏其中！“您说！”
老大娘有点不好意思，“我想问问：干了这么多活，有没有劳务费？”



“这⋯⋯”糊涂大侦探哭笑不得。
聪明小姐过来解围了，“走，大妈，我请您吃羊肉串去！”
送走老大娘，办公室里又进来一个人。
“你是哪条街的？”糊涂大侦探问，“有可疑的情况吗？”
那人没有答话，而是把头探出去向外望了望，然后轻轻地关好门，还
把门反插了。
糊涂大侦探马上警惕：来者不善！
“你好，我是来破案的，”那人说着，递上一张纸，“这是我的名片。”
糊涂大侦探双手接过一看——
┏━━━━━━━━━━━━━━━┓
┃　童话国幻想镇克隆研究所所长　┃
┃　　　　　精 明 教 授　　　　 ┃
┗━━━━━━━━━━━━━━━┛
幻想镇是童话镇的近邻，同属于童话国。
“精明教授？幸会幸会，”糊涂大侦探和精明教授握手，“到底是怎么回
事？”
精明教授不答反问：“童话镇是不是出现了很多复制人？”
“是的，”
“惭愧得很，这和我的失职有关，”精明教授叹了口气，“你也看到了，
我们是‘克隆研究所’，研究的课题呢，当然是克隆技术——俗称‘复制技
术’。这个复制，指的是复制生物。可是因为管理不善，我们的一个试制品
——也就是一个克隆人逃了出来，在童话镇兴风作浪。”

“他在这里造出了很多复制人？”
“是的，”精明教授点头，“他是看着我们工作的，他了解克隆技术的所
有细节。
只要能得到一个人的头发或任何部位的细胞，他就能复制出这个人。”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生物体，还是必
须按步就班地正常生长。可是，那个逃跑的‘他’，怎么能这么快就培育出
这么多成年人？”

“不愧是大侦探，看问题一针见血，”精明教授竖大拇指，“你们所了解
的克隆技术，是电视里报道的克隆技术。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早就远远地
超过了国外。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天内，让一个胚胎发育到成年！”

“真的？太惊人了！”糊涂大侦探惊呼，“你们为什么不向世界公布？”
“主要原因，是怕引起世界的恐慌——复制一头绵羊大家不怕，可是眨
眼之间就能复制出一个大活人，谁不害怕？”精明教授解释，“再说了，我
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而不是用来复制人。”

“但是，我也没见到珍稀动物多起来呀？”
“我们还没有用于实践，因为有一些技术难题没有解决，”
“什么难题？”
“这⋯⋯”精明教授面露难色，“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说，请原谅！”
“可以理解，”糊涂大侦探点点头，“这么说，你是来协助我破案的？”
“我是来破案的，但不是协助你，”
糊涂大侦探挠挠头，“对了，你是内行——那么，我来协助你破案？”
“还是不对，”精明教授说，“我单独破案，你不要插手。”



“什么？”糊涂大侦探差点跳起来，“这案子一直由我负责，而且我是著
名的侦探！”

“对不起，我不是贬低您的破案能力，”精明教授抱歉地说，“只是这个
案子比较特殊，它涉及到国家的机密。如果你要破案，势必了解这些机密，
而国家是不希望这些机密外泄的⋯⋯”

“明白了。可是⋯⋯”
“我知道，你对我的能力还有所怀疑。那么我问你：现在案子进行到什
么程度了？”

“我正动员所有人搜查假冒的张探长，估计两、三天，最多四、五天，
那个假货就会被捉拿归案。”

“太慢了，而且这样劳民伤财，”精明教授说，“告诉你吧，我知道他在
哪里。”

“什么？”糊涂大侦探非常吃惊，想不到这个人如此轻描淡写就能解决
他的问题，“在哪里？”

“我最了解这些复制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真人完全一样，所以，”精明
教授顿了一下，“所以我断定：假冒张探长一定在张探长家！因为他以为自
己就是张探长！”
假冒张探长躲在张探长家！如果不是精明教授提醒，糊涂大侦探还真
想不到。

“我马上派人搜查！”糊涂大侦探快人快语，“如果你的判断正确，我就
马上退出，让更内行的人来破案！”
几分钟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张探长的家。屋里没有动静。糊涂
大侦探正想示意警察破门而入，被精明教授拦住了。

“别冲动，你去敲门。”他说。
“敲⋯⋯敲门？”糊涂大侦探不明白，“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放心，他以为自己是张探长，不会跑的。”
糊涂大侦探将信将疑地敲门。过了一会儿，屋里响起一个声音：“谁
呀？”
太熟悉了，是“张探长”！
糊涂大侦探探询地望着精明教授，精明教授冷静地说：“回答他。”
“是我，”糊涂大侦探回答说，“糊涂大侦探。”
吱呀，门居然开了！里面走出笑容满面的“张探长”，“哎哟是你呀老
糊，稀客稀客！”
精明教授一使眼色，警察们蜂涌而上，嘁嗤咔嚓就把“张探长”绑了
起来。

“干什么！”“张探长”遍挣扎边嚷嚷，“我是张探长，你们疯啦？”
“你是个冒牌货！”精明教授义正辞严，“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张探长”抬起头，接触到精明教授炯炯的目光。他叹了口气，把头低
下去了。

“真倒霉，你怎么来了？”他垂头丧气地说。
“把他带到警察局去！”糊涂大侦探一挥手，“精明教授，你是对的。现
在案子就由你负责了，我宣布正式退出！”

五
又是新的一天。办公室里，聪明小姐通过计算机网络，正和世界各地



的朋友聊天；糊涂大侦探没有这个闲心，他站着窗前，望着外面繁忙的世界。
天气很好，可是在糊涂大侦探眼里，行人是灰色的，建筑是灰色的，连太阳
都是灰色的。

“我终于失败了，”他默默地想，“可是，我离成功只差一步！如果让我
继续查下去，同样能抓住假冒张探长，而且⋯⋯”

“咯咯⋯⋯”那边传来聪明小姐清脆的笑声。
“怎么了？”糊涂大侦探转身问。
“这个人真好玩！”聪明小姐指着电脑屏幕说，“刚才我说：‘我的英语水
平是大学六级’，可是他说：‘我的英语水平是菜鸟级’！”

“是吗，真好笑。”糊涂大侦探提不起精神。
“嘿，别这么没精打彩的！”聪明小姐站起来说，“你平时老是忙啊忙的，
现在有时间了，应该好好轻松一下！”

“可是我⋯⋯还是放不下那个案子⋯⋯”
“你呀，天生的劳碌命！”聪明小姐嗔怪地说，“你这种态度就不对了，
生活中总有快乐的时候和不快乐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是留意那些快乐的时
光；不快乐的时光呢，根本不要去想它！”

“可是我现在就很不快乐，你让我怎么办？”
“这还不好办——出去找快乐呗！”聪明小姐象小燕子一样飞过来，“走，
咱们出去享受生活！”
生拉硬拽，糊涂大侦探被带出了门。聪明小姐在大街上看看这个指指
那个，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真象一个无忧无虑的天使。不过这位天使要
经常留心糊涂大侦探，因为一个不注意，糊涂大侦探就会不见。一路找过去，
你会发现他蹲在地上研究西瓜皮。

“口渴了吧？”在一家冷饮店门口，聪明小姐问，“想不想吃冰棒？”
糊涂大侦探回过神来，“什么？”
“你想吃什么冰棒？”
“吃冰棒？”糊涂大侦探摆手，“干什么呀，那是小孩子的玩艺儿！”
“今天不许考虑工作，就让你变成小孩子！”聪明小姐不依不饶，“说，
你想吃什么？”

“真要吃？那就随便吧。”
“什么叫‘随便’？说出确切的名称来！”
“你吃什么？”
“我吃⋯⋯嗯，红豆沙吧！”
“那我也来一根红豆沙。”
“好的，你站在这里别动啊，我进去买，”
聪明小姐叮嘱着，走进冷饮店。糊涂大侦探在后面苦笑摇头，“唉，象
个长不大的孩子！”
糊涂大侦探在外面看看天，看看地，正等得不耐烦，聪明小姐出来了。
糊涂大侦探刚想迎上去，却突然发现不对劲——聪明小姐手里，只拿着一根
冰棒！

“怎么回事，不给我买了？”糊涂大侦探脑海里打出一个大问号，“这不
是聪明小姐的风格呀！”
这时，聪明小姐喊道：“糊涂大侦探，快过来呀！”
糊涂大侦探答应一声，正要跨步上前，冷饮店里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



声音：“来了来了！”
糊涂大侦探一惊：这不是⋯⋯这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吗？！
正想着，冷饮店里跑出一个——糊涂大侦探！他手里还拿着一只红豆
沙冰棒！
糊涂大侦探的心缩紧了——天哪，居然复制到自己头上来了！
噌！他一个大步跨上前去，大声喝道：“呔！你是谁？”
聪明小姐抬头一瞧，愣住了——怎么有两个糊涂大侦探？另一个拿冰
棒的糊涂大侦探也愣住了，他挠挠头说：“咦，你怎么长得和我一样？你从
哪里冒出来的？”

“我还要问你呢！”糊涂大侦探逼视着他，“刚才聪明小姐叫我站在外面
等，你怎么跑到里面去了？要知道，糊涂大侦探从来说一不二，你肯定是假
的！”

“你才是假的！”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把冰棒一甩，“我对你客气，你倒抖
起来了！
我告诉你：刚才聪明小姐进去半天都没出来，我怕她遇到不测，才冲
进冷饮店的！谁都知道，糊涂大侦探最体贴人了，尤其是聪明小姐！他的得
力助手有危险，他怎么会待在外面一动不动？很显然，你是假冒的！”

“你瞎说！”
“你说瞎！”
“你⋯⋯”
“别吵了！”聪明小姐看看这个望望那个。虽然她和糊涂大侦探朝夕相处，
熟得不能再熟了，可是面对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个人，她照样无力分辨。
这边的吵闹，早就把行人吸引过来了，他们指指点点，发表着不同的
高见。
啪！糊涂大侦探揪住另一个糊涂大侦探的脖领子，“我警告你：马上坦
白，不然有你好瞧的！”

“哼，谁怕谁！”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把腰一挺，“我糊涂大侦探可不是吃
素的！”
嘁嗤咔嚓，两个糊涂大侦探抡起胳膊就干了起来。大家一看来劲了：
哈，都说糊涂大侦探拳脚功夫有两下子，不知两个糊涂大侦探打起来，谁更
厉害？
糊涂大侦探确实厉害，他们出手如闪电、飞脚如蛟龙，观众的眼睛都
看花了。最后，一个糊涂大侦探终于制服了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把他踩在脚
下。
大家一边鼓掌，一边疑惑地说：“这个胜利者⋯⋯到底是哪一个呀？”
“是真的那个！”胜利的糊涂大侦探春风得意，“这个冒牌货可以冒充我
的容貌，却无法冒充我的功夫——这可是十几年练出来的！”

“太好了！”聪明小姐拍手说，“快把他抓起来！”
“那是当然，不过我先得把他打晕，”站着的糊涂大侦探说，“别看他是
冒牌的，功夫也不赖——你们瞧我的鼻子，”
大家一看：哟，糊涂大侦探的鼻子都被打肿啦！
“是得打晕，”大家点头道，“这小子是个危险人物！”
于是站着的糊涂大侦探抡起胳膊——就在这紧要关头，人群外突然响
起一声大喊：“住手！”



嗯？这种时候，谁敢包庇假冒的糊涂大侦探？
大家回头一看：外面站着的是——聪明小姐！大家再往圈子里一看：
里面也有一个聪明小姐！
两个糊涂大侦探，两个聪明小姐！！
“他不是假的，他才是假的！”外面的聪明小姐分开人群走进来，“真的
糊涂大侦探这几天没日没夜地办案，身体极度疲劳，当然不是那个冒牌货的
对手！”
站着的糊涂大侦探挥拳头，“你说谁是冒牌货？”
“你才是冒牌货！”原来那个聪明小姐跳起来，指着新聪明小姐的鼻子大
骂。

“哼，谁真谁假，咱们自己心里清楚！”新聪明小姐说，“刚才这个假冒
的糊涂大侦探把我骗到一边，一拳就把我打晕了。接着，你们两个冒牌货就
出来招摇撞骗！”

“你胡说！”聪明小姐和糊涂大侦探跳起来，“你血口喷人！”
观众们都意识到这件事不好玩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两个聪明小姐！
两方说得都有道理！

“别争了别争了，你们还是到警察局去说吧！”
大家人多力量大，硬是把四位大闹不止的人架到了警察局。警察局长
也分不清谁真谁假，但是他出示了一下警棍，并声明警棍好久没用了，都要
生锈了。四位同志马上不闹了。
精明教授闻讯急忙赶来，他本来想安慰糊涂大侦探，结果一到现场却
抓了瞎：两个糊涂大侦探都愁眉苦脸，安慰谁呢？

“怎么会这样？唉，怎么会这样呢？”他只是使劲跺脚。
“别替我担心，精明教授，”一个糊涂大侦探说，“那个假冒的张探长审
问得怎么样了？”

“是呀，”另一个糊涂大侦探接着说，“只要从他身上找出突破口，我们
谁真谁假的问题，马上迎刃而解！”

“很有进展，”精明教授说，“假冒张探长已经撑不住了，预计明天他就
会坦白交代！”

“那你快去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一起说。
“好，那我走了，”精明教授走了一步又回头，“对了，你们两个别再闹
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出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你们即使出去，大家也不会相信
你们。安心在这里休息吧！”

“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两个糊涂大侦探说。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两个糊涂大侦探和两个聪明小姐是靠打扑克混过
去的。扑克打得很没意思，因为两个糊涂大侦探和两个聪明小姐的思路是一
样的，谁要打什么牌很容易猜到。夜幕终于降临，四个人在临时安排的房间
里休息了。两个糊涂大侦探住一套两室一厅的房间，两个聪明小姐住另一套
两室一厅的房间。
糊涂大侦探奉行“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原则，他从来都是晚上八点准
时睡觉（破案时除外）。在他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看那些扯皮电视剧上，无
异于慢性自杀。
时钟指向八点的时候，一个房间里响起了糊涂大侦探的鼾声。一秒钟
之后，另一个房间也响起了鼾声。两个鼾声具有相同的周期、相同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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